
首 长
,

首 长 !

—
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片断

王和子

3 月 20 日经新疆乌鲁木齐窝定堡 国际

机场出境
,

经过 5 个小 时的夜间飞行
,

于 当

地时间 21 日凌晨 1 : 0 0 左右
,

飞抵沙迎国际

机场
。

到机场接我的 E 用他的车载着我
,

约

莫 2 0 多分钟
,

就到 了 目的地迪拜
。

迪拜是我

此次中东之行的根据地
,

在整整一个月的时

间里
,

除却三五天的时间到埃及一趟外
,

大

部分 时间我便驻扎迪拜
,

然后 向周边的阿

曼
、

卡塔尔等国及阿联酋的几个酋长 国考

察
、

游览
。

这次在境外的时间
,

比我前几次出国访

问充裕许多
,

所以对当地的风俗民情领略了

解也相对要多
,

尤其对阿联首
,

这个在地图

上针鼻子大点的国家
,

以前我一无所知的地

方
,

神秘且遥远的阿拉伯国度
,

有了这样那

样或深或浅或好或差的记忆和感慨
,

于是形

成片片断断的文字
。

此行心态

听说我要去 中东
,

无论家人
、

朋友
、

同

事
,

都为我的安全担心
。

中东局势
, ‘

,9
·

11
” ,

阿富汗
、

恐怖组织
、

本
·

拉登以及交火正旺

的 巴 以冲突等等为全世界关注的事情
,

似乎

一下 子成了我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
,

一骨脑

在我脑子里炸 开了花
。

好像我要去奔赴战

场
、

经历战争
、

要流血
、

要死掉
,

想法越来越

恐怖
,

我真的就对此行开始动摇起来
。

我发

电子邮件给邀请我的
“

海湾影业文化奋司
” ,

E 很快给我来电话
,

说
: “

放心放心
,

你的安全

不会有问题
,

这里路不拾遗
,

夜不闭户
,

更何

况有我保护你
,

带上你的护照
、

签证
、

机票出

发吧
,

迪拜天天放礼花欢迎你
。 ”

临行的心态竟还是有些 悲壮
, “

风萧萧



兮易水寒
,

壮士一去兮不 回还
” 。

我是不 是踏

上不归路有去无回呢 ? 我意识地将邀请函放

在书桌的抽屉里
,

那上面有
“

海湾公司
”

的地

址和电话
,

有什么情况家人也好与之联系
。

中国有个讲究
,

父母在不远游
,

何况我父亲

不在了
,

而母亲已老
,

更不 宜远游
。

想及之此

我心乱如麻
。

最后
,

我在亲人朋友同事面前不露慌张

之色
,

硬着头皮 出发了
,

即使是战火之地
,

我

也赴 ! 战争是男人制造的
,

那么或指责战争

或欣 赏战争或评说战争便 不再单是男人的

事
,

兴许碰上就成了我的事
。

战争的对立面

是和平
。

女人就是和平
。

女人是和平鸽子
。

女人嘴里街着橄榄枝
。

此行果真能让我亲历战火
,

那么我的灵

魂将受到怎样的冲击
、

震撼
、

洗礼 ? 那么我将

成为历经过战火稍烟 的女人
,

会是一个更纯

粹的女人 !更纯化的女人 !

开放现代的迪拜

听 E 的建议
,

取登机牌时特要了临窗的

座位
。

E 告诉我
,

迪拜的夜景值得一看
。

E 是

中国人
,

在迪拜 已奋斗十来年
,

对阿联首了

如指掌
,

他作
“

海湾公司
”

的高层成员
,

精通

好几国语言
,

也会讲阿拉伯语
,

此行负责陪

同我
,

既是我的导游
,

又是我的翻译
。

经过伊朗
、

阿曼等国领 空
,

飞机差不多

在阿联首上空了
。

飞机准备降落时
,

我赶紧

拄下俯瞰
,

从未领略过的城市夜景把我惊了

一跳
,

地面除了灯光什 么也看不见
,

而灯光

呈线型
,

一条一条的
,

不是我们重庆等地常

见的万家灯海
,

开始我有一种幻觉
,

以为又

作什么外星人的杰作
,

细看
,

才明白那是沿

海岸线的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的路灯
。

橙黄

而 光亮充足
,

给人温暖亲切真实可信 的感

觉
。

我最反感那种 为 了炫耀或伪饰某种繁

荣
,

乱七八糟用各色彩光甚至激光在城市乱

装饰乱照射给人制造光污染的悄形
。

E 后来

问
,

那些灯
,

像不像一 串一 串的金项链
,

套在

迪拜的脖子
,

说得准确 而妙极
,

我点头称是
。

阿联首是怎样一个国家
,

事先我以涣涣

大中华地大物博
、

物产丰富
、

历 史悠远
、

文化

灿烂的大国心 态
,

有些小看甚至渺视我尚未

曾相见的国度
。

一片沙漠
、

一裸椰枣树
、

一 匹

单峰骆驼
、

一个裹白袍的男人和一个蒙面仅

露 出两 只眼睛穿黑袍的女人就是足 以构成

阿联酋 了
。

我想那里落后甚至原始
。

可是我

完全错了
,

走近一看
,

开始现代繁荣的迪拜

给我当头一棒
。

澄明的天空
,

干净的空气
,

碧蓝而美丽

的波斯湾海面斌予迪拜最迷人的风光
。

迪拜

以开放的胸怀发展金融业
、

商业
、

旅游观光

业
,

成为阿联首最开放最繁荣的城市
,

成为

世界知名 的现代化城市
,

吸引着世界各地源

源而来的观光客
。

水天一色之下
,

绵延的沙滩
,

那种极细

和柔和的沙滩
,

不 同肤色不 同衣着不 同语言

不 同 目的的人们在此戏水
、

游泳和硒太阳
,

自然地
,

迪拜就营造很好的极尽享乐的条

件
,

供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
,

各种文化尽在

各种风情中
,

这风情是本土的是异域的
,

相

互融合
,

不 落痕迹
。

于是向着大海沿着海滩

一溜烟修建的酒店一个挨着一个
,

酒店在迪

拜随处可见
,

仅五星级酒店就有 16 个
,

尚在

建设中的还有 3 个
,

还有一个据说是世界帷

一的七星级酒店
。

这些酒店风格各异
,

绝不

雷同
,

有阿拉伯风格的也有异国情调的
,

全

为世界一流设计师设计
,

精美绝伦
,

极尽奢

华
。

迪拜酒店的密度
,

堪称世界之最
。

依海而

建的
,

还有当地阿拉伯人的别墅
,

他们只住

矫房子
,

外来人才住城市里的高层公窝
。

迪

拜酋长的别墅也建在临海的沙滩上
。

迪拜是中东最大的港 口城市
,

它四通八

达
,

水陆交通十分发达
,

一艘艘满载集装箱

的 巨轮
,

频繁来往
,

成为迪拜海面上一道壮



丽景观
。

迪 拜的 商 业 中心 密度 大是世 界罕见

的
。

它有本地人 口 50 万
,

超大型商业 中心就

达+ 几家
,

我常去的 D e r ia c ity Ce n te r
,

集酒

店
、

购物
、

娱乐等一体
,

吃喝玩乐无所不 包
,

有停车位 5仪旧 多个
。

由 于商品物价便宜(同

类商品几乎比香港便宜近半 )
,

迪拜已然成

为观光客购物天堂
。

我这里得特别写一笔
,

国际上
,

现代化

的商业 中心都设有电影院 (多厅影院 )
,

按惯

例
,

电影院分布平均 25 00 0 人一张银幕比例

合理
,

而在迪拜
,

平均 8O0( )人就有一张银

幕
,

可见迪拜的影院密度也是世界之最了
。

我此次考察就有相关电影的 内容
,

所以我去

很多电影院看过
,

那种条件的舒适
,

音响的

舒适
,

那种环境
、

那种氛围
,

那种由电影派生

出的东西
,

分 明就是一种文化

—
电影 文

化
。

电影就是 电影
,

电影不会被其他所取代
,

更不会消亡
。

电影市场也永远存在永远兴

旺
。

来迪拜
,

不去逛黄金市场也等于没来
。

迪拜 的黄金 市场是世界最 大的黄金集散

地
。

几幢楼一条街
,

一家接一家的金店有 4 00

多家
。

世界各 国的黄金首饰制造商和名店云

集于此
,

其工 艺
、

其款式引领着世界黄金首

饰的潮流
,

由于观光客的购买量和本地购买

力的需求
,

迪拜黄金市场批发和零售的 日成

交量有时竟达 2 一 7 吨
。

阿联酋由于丰富的

石 油和天然气富甲一方
,

是个福利国家
,

当

地阿拉伯妇女结婚 (新婚 )
,

政府送黄金 5 公

斤
。

对此我瞪 目结舌
。

黄金市场琳琅满 目
,

让

人眼花缭乱
。

我前后去过三次
,

每次都逛 不

一会儿就头昏眼花 了
。

好女未必不戴金
,

在

来来往往的选购者中
,

我以为非洲的黑皮肤

和亚洲的棕 色皮肤与黄金首饰是最为搭配

的
。

我不喜金
,

更不追求
,

逛来逛去为旁观与

考察
,

仅挑购 了一款双条金项链
,

作为回 国

送给母亲的礼物
。

今年母亲逢 70 大寿
,

母亲

操劳一生辛苦一生
,

舍不得吃舍不得穿
,

我

想让她拥有一条自己的项链
,

表达一次对她

老人家养育之恩的报答
。

这些价值成千上亿

的金首饰
,

存放在玻璃橱窗和玻璃拒里
,

关

店时一条卷帘门拉下来即可
,

没有其他特别

的保险设施
,

却不会担心被抢被盗事件的发

生
。

这种购物环境经营环境
,

我想人人都会

羡慕吧
。

迪拜的繁荣发展 离不 开这里人们 的奋

斗
。

阿联首是个没有税收的国家
,

所以吸引

了很多世界著名 的企业和个人来这里发展

和创业
。

迪拜也成为创业者的乐土
。

在工业

区
,

世界许多企业的厂房不胜枚举 ; 在商业

中心
,

世界知名品牌数不胜数 ; 在人流 中
,

许

许多多创业者来去匆匆
。

“

海湾公司
”

的总裁
,

一位 已过花甲的老

者
,

就是在迪拜创业成功的代表
。

他是印度

人
,

一生对马列主义感兴趣
,

十分崇拜毛泽

东
。

由于从小爱看电影
,

成年后对电影产生

浓厚的兴趣
。

20 几年前只身漂洋来迪拜
,

白

手起家
,

创办 了 自己的电影公司
,

经历 奋斗
,

“

海湾公司
”
已成为资产上亿

、

在中东及周边

国家拥有数 百 家院线等十分有影响 的一 家

企业
。

现在他虽是印籍加拿大人
,

可仍然生

活在迪拜
,

公司总部仍设在迪拜
,

他的两个

女儿也生活工作在迪拜
。

当然迪拜也有许多中国来的创业者
。

E
、

算一个
,

我认识的一 家中餐馆的老板郭先生

算一个
。

郭先生来自青岛
,

经营已具规模
,

现

有连锁店数 家
,

由于菜品精道
,

生意十分不

错
。

另外在中国人开的市场
,

我曾看见过这

样一条广告
: “

中国人吃中国莱
。 ”

其 实何止

中国人才吃 中国菜
,

在超市
,

中国蔬莱
、

中国

水果
、

中国食品什么人都能买到
,

阿拉伯人
、

欧洲人等什么都在吃
。

可见
,

创业者创造了

这里的一切
,

创业者创造了迪拜
。

迪拜车水马龙
,

可是作为一个伊斯兰 国

家
,

可不 可以说它灯红酒绿呢 ?迪拜
,

就是灯

回称抖Hu AN 钾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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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酒绿
,

而且极尽灯红酒绿
。

迪拜的车流量极大
,

一般四车道的高速

公路一公里内行驶 18 0 辆车属正常范围
,

而

迪拜是 600 多辆
,

超 出几倍
。

这里家家有车
,

至少三到四辆
,

孩子长到 18 岁都有自己的

桥车
,

这里公共汽车极少
,

人们工作
、

上学
、

购物都是 自己开车
,

E 说他来这里近十年
,

竟

没有一次坐过公共汽车
。

这 么大的车流量
,

交通管理极好
,

人车分流极好
,

在市内
,

车速

也能达到 100 迈
,

周末去野外
,

E 开车能达到

140 迈
,

那才叫高速
,

很畅快
,

没有任何收费

卡 (且任何地方都是免费停车)
,

让驾车者极

尽流畅奔驰的快感
。

道路和道路管理
,

应该

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吧
。

迪拜是商业的
,

迪拜是享乐的
,

迪拜的

酒吧
、

咖啡吧
、

迪吧
、

舞厅之多属阿联首之

最
,

妓之多也属阿联首之最
,

迪拜是灯红酒

绿的
。

可迪拜没有赌场
,

也没有红灯区
,

妓女

多是在酒吧
、

舞厅等场合进行交易
,

然后到

酒店开房成交 b 在这里
,

以前在这里 中国人

和印度人倍受尊重
,

据说近年来中国的妓女

大量拥入 阿联酋
, ,

中国人的尊严比 以 前大

减
。

由此邻 国阿曼制定了禁止中国女客过境

的规定
。

对此
,

女人只能沉默和沉思
。

迪拜每年还设高额 奖金举办世界级的

游艇赛
、

高尔夫球赛
、

网球赛
、

赛马等
,

其设

施和服务均世界水准
,

也注重文化交流
,

各

种展览会
、

艺术展层出不断
。

每年 3 月
,

是迪拜的购物节
,

我恰逢其

时
,

三月的迪拜天天放礼花
,

傍晚 7 :
oo 时开

始
,

10 分 20 分钟不等
,

缤纷的礼花在迪拜夜

空绽放
,

映在波斯湾的海面
,

游船驻足
,

车辆

驻足
,

游人驻足
。

迪拜呀迪拜
,

欢乐和平
、

歌

舞升平
,

哪里有什么战争!

酋长
,

酋长 !

阿联酋
,

在 16 世纪就开始受葡萄牙
、

荷

兰
、

法国等殖民主义侵略
。

1 82 0 年被英国侵

占
,

此后 沦为英国的
“

保护 国
” 。

197 1 年同英

国签仃的专 门条约期满
,

7 个酋长国的首长

在迪拜签下协定
,

宣布成立了联合首长国
。

其首都阿布扎 比 (A b
u D ha bi)

,

意即发现

这 片 国土 时
,

小 女孩喊道
: “ A bu( 阿爸 )

,

D hab i(D hab i
,

即生长在阿联首的一种直 角

鹿 )!
”

阿布扎比的名 称由此而来
。

3 月 2 9 日
,

是星期四 (这里星期三是周

末
,

星期 四休息 )
,

E 开车带我去阿布扎比
。

当

车行至迪拜和阿布扎比 交界处时
,

E 叫我下

车
,

为我拍照
。

原来迪拜和阿布扎 比交界路

面明显不 同
,

为揭 色和灰色
,

这是人为区分

开的 (阿联首 7 个首长国的沙漠分别为白
、

奶

白
、

褐
、

灰
、

绿
、

红
、

黑七种不 同的颜 色)
,

是未

成立联合首长国时两国的国界线
。

这大约是

世界上最简单明了的国境线了
。

阿联首胜产石油
,

尤以阿布扎 比的储油

量最大
,

其油井密度世界之最
。

我 问 E
,

怎么

没看见油井
,

E 说
,

这里的油 井就一根管道和

一个阀 门
,

用油就打开
,

不 用则关上
。

我说怎

么没有井架
,

E 说
,

这里油压高不 需搭井架来

增压
,

这里一般在钻井时才搭井架
,

打好井

就拆除了
。

阿布扎 比和它的另一个城市爱因 (阿联

酋酋长扎那德 的故 乡)
,

是这里有名 的花 园

城市
,

尤其是阿布扎比
,

绿化特好
。

道路两

旁
,

种植 了世界各地移栽的树木和花草
,

大

面积的草坪就像为城市铺的地毯
,

让人叹为

观止
。

要知道
,

这些树木花草和草坪
,

是种在

沙漠上的
,

这里是热带沙漠气候
,

炎热干旱
,

它们不是一栽下去稍加浇培就能成活
,

需要

人工精心培植和浇灌
。

在这里
,

他们是要在

沙漠上铺设水管管道
,

管道上打许多孔
,

再

铺上土
,

然后在上面种树植草
,

将淡化的海

水通过管道
,

每天对这些宝贝进行
“

滴灌
” 。

阿联首对花木草坪 管理浇灌的花费每天高

达百万美金
,

可想绿和植物在这里的珍贵程



度
。

而草坪
,

是提供给人们的生活环境
,

不是

仅供观看
。

人们可在上面任意珠赌和行走
,

尤其在晚上
,

人们举家出动
,

到草坪上纳凉

吹海风或与朋友聚会
。

行驶在阿布扎比的高速路上
,

首长扎耶

德的 巨幅 画像像 巨幅的广告牌
,

在道路两旁

多起来
,

让过往行人都能看到他
,

这让我想

起 当年毛主席像在中国大地 随处可见的年

代
。

不 同的是
,

毛主席像多是 肖像
,

而扎耶德

有肖像有生活照也有和他的政要们 的合影
,

比较丰富和生活化
。

阿联酋八万 多平方公里的国土
,

有国际

机场 n 个
,

阿布扎比就有 3 个
。

开车不到两

个小 时
,

我们就进入 了阿布扎比市中心
,

它

高楼林立集中
,

国旗高飘 (旗杆的高度仅次

于美国 国旗 的高度 )
,

一国之都的威严正统

气派
,

十分突出
。

E 开车到海边
,

我们回 头眺望阿布扎 比
,

E 指给我看一幢大厦
,

说那也是
“
9

.

11
” ,

两年

前突然就
“

塌
”

了
。

我不解其意
,

经 E 介绍
,

才

知道那原来是阿联酋一家著名的银行
,

由于

内部人员(涉嫌 )参与走私毒品军火
“

洗钱
” ,

被美国 当局冻结导致银行倒闭
。

扎耶德 占股

份 40 %
,

可他用 自己的钱支付了全部储户的

存款
。

一夜之间
,

扎那德领失近 27 亿美元
。

这种天文数字
,

我似听天方夜谭
。

酋长
,

首长 ! 酋长是什 么 ? 首长至高无

上
,

他既是首领
、

国王又是总统
,

他什 么都

是
。

他想要迪拜哪家七星级酒店
,

就把它 买

在 了门下
。

他想要
,

他就拥有
。

酋长
,

首长 !扎那德
,

扎那德 !

保守的沙迎

沙迎是阿联酋另一个首长国
,

与迪拜紧

接着
,

可它不 受迪拜现代化
、

开放的影响
,

保

持着阿拉伯人固有的传统
、

保 守和
“

封建
” 。

沙迎深受沙特阿拉伯影响
,

深受沙特 阿

拉伯的资助
。

沙特阿拉伯是所有阿拉伯 国家最为保

守的
。

禁酒
。

不 允许男人女人并排行走或逛

商店
。

听说连外国人不遵守也要受到警察干

预
。

但沙迎毕竟不是沙特阿拉伯
,

在商场
、

饭店 不 允许卖酒
,

可 涉外的酒店还是特别

的 ; 在公众场合
,

女人不许祖胸露背穿戴暴

露
,

男人不许穿短裤背心
,

但一 男一女同行

拉着手挽臂也还可见
,

不过不多见
。

忌酒
。

禁酒
。

而我是饮者
。

喜酒且喜饮
。

酒多酒少都助我兴
。

无酒不 成宴
,

无酒不朋

友
,

已然成为我饮者的天条
。

E 称我饮士
,

他虽不饮
,

却深知饮士情

怀
。

他不安排我住沙逆安排我住迪拜
,

真是

知我者 E 也
。

迪拜灯红酒绿
,

酒吧到处都

是
。

而且我的房间
,

E 早为我备 下干红
、

干白
、

白兰地
、

威士忌一大堆
,

轮番品尝
, “

瘫
”

来了

就喝
,

却又浅尝即止
,

何其快哉!

以一 尊饮士的立场
,

沙迎 不是我的天

堂
,

迪拜才是我在阿联酋的
“

家
”
!

一天去沙迩看
“

名马比赛
” ,

是黎巴嫩的

一个朋友邀约我们的
。

世界各地的名马都会

来参加
,

我想这是一个高档 的很正规的场

合
,

我准备好穿一袭黑色长裙
,

配一条紫色

披纱
,

当 E 来接我
,

我见他一身休闲装
,

我怕

反客为主形成
“

一 (男 )仆一 (女 )主
”

的尴尬

情形
,

连忙改了主意
。

天很热
,

我穿了凉鞋长

裤一件背心
,

与 E 很谐调
,

可 E 说
,

穿吊带背

心不行
,

沙迩很保守
。

我只得再披上我的一

条花布披肩
。

到了那里刚下车
,

正巧碰上沙

迩的首长进入会场
,

随从清一 色白袍
,

虽不

说戒备森严
,

确也前呼后拥
。

人们都穿戴正

规
,

黑袍 白袍
、

西装革履
,

我仅看见一个黎 巴

嫩女子穿着紧身的无袖衣
,

显得比较突出
。

名马比赛从下午 4 :
oo 时开始进行

。

马按

年龄分组比赛
,

决 出名次
,

然后颁奖
。

我是第一次看这样 的比赛 (不是选手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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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跨越障碍物那种体育竞赛)
,

这种比赛
,

人

牵着马出场
,

一 匹一 匹来
,

马到赛场站定
,

裁

、 判便围在马周围打 分
。

马 的主人要叫马低

头
、

昂头
、

踢蹄
,

我想这是看马的脖颈
,

好马

应有不错的脖劲 吧 ; 还要看马的臀部和四

肢
,

这大概是好马的关健部位 了 ; 也看马的

毛皮和颜 色
,

自然有光泽无杂毛越纯越好
,

全黑的全灰的全白的全棕的
。

有美国的加拿

大的荷兰的和本地的
,

还有一 匹 1 岁的灰马

是沙迎酋长女儿的
。

那些马各有姿态各有身

份
,

而姿态身份是分高下的
。

它们是马
,

但它

们也是典稚
,

是高贵
。

最后一项是把马 围在栅栏里
,

放起音乐

放马跑
,

赛其奔腾的姿态和奔跑的能力
。

马

双蹄离地
、

鬃毛飘飞
,

马尾竖立
,

煞是好看
,

煞是好马
。

尤其那匹灰 色的荷兰马和其披挂

61 号出场的女人
,

成为抢眼的亮点
,

那女人

身姿矫健
,

轻灵沉着
,

与马一齐跳
,

如脱兔如

羚羊如虎豹如马
,

有一种原始本能的至美
。

可不想有的马就是不跑
,

或走或撞栅栏
,

马

, 的野性
、

马性 已不复存在
,

我有些同情起马

来
。

我突然想起电影 《马语者》
,

那马和主人

相处多好
,

主人善待它尊重它
,

和它做朋友
,

还听它说话
,

把它放归 自然养病
,

而不逼它

比赛
。

那是我极喜欢的电影
,

居然别国就能

拍 出这样的电影
。

比赛在进行
,

看来看去
,

我

最终把这种比赛看做是人找 乐的方式
,

他们

玩
,

马最终是他们的玩物
。

开始还新奇感兴趣
,

但反复兄长的环

节
,

而我又看不 出门道
,

很快便没 了兴致
,

快

到晚上 10 : 0 0 时
,

比赛尚未结束
,

我便与 E

离场 了
。

沙迎的城市与它的
“

保守
”

是和谐的
,

朴

素
、

静穆
,

建筑物不事张扬
,

但这并不 意味着

沙迩落后
。

沙迎的草坪极好
,

像地毯又厚又

软
,

它有仅次于 日本的世界第二大海底喷泉

(高 6 0 多米 )
,

有与美国合办的著名 的沙迎
‘ 大学

,

有设施精良内容丰富的 自然博物馆
,

等等等等
,

沙逛的人们依本民族的 习俗和方

式适意地生活着
,

沙迎同样是很好的家园
。

神秘的白袍黑袍

阿联酋是神秘的
,

这里的男人女人一年

四季裹着白袍黑袍穿着花鞋是神秘的
,

毛发

都包藏起
,

那些甚至把整张脸都蒙起来的女

人是神秘的
,

阿拉伯人是神秘的
。

这里信奉伊斯 兰教
,

清真寺随处可见
,

成为这里的风格建筑
。

清真寺的大喇叭
,

一

天要响好几次
,

喇叭里的阿旬讲经的声音要

让所有的人都听见
。

这里法律规定
,

一个男人可取四个女人

为妻
。

通常男人姿的第一个妻子是本土本族

的阿拉伯女人
,

接下来娶的可 以是外国人
,

如埃及
、

黎巴嫩
、

印度
,

菲律宾女人嫁过来的

较多
,

也有中国女人嫁过来的
。

E 认识一个上

海女人就嫁过来做
“

三房
” ,

已生儿育女
,

我

问这 么大的文化差异生活 习惯 差异她能 习

惯吗担说
,

谁知道
,

上海女人嘛
,

是个外国人

都嫁
。

当然一夫也可以不姿四妻
,

现在的年轻

阿拉伯人常常是一夫二妻
。

这里的政府公务

员新婚
,

政府蜡送一幢别墅
,

面积达 500 多平

米
,

可供四房妻子居住
。

这种多妻制
,

听说妻

子们有相处很好的
,

合住在一幢大别墅里
,

也有分别住在各 自的小别墅的现象
。

丈夫的

收入妻子要平均 占有
,

丈夫带妻子们上金市

场买金
,

款式可以各异
,

但重量大致要相等
。

政府还鼓励生育奖励多生
,

子女求学包括留

学的费用
,

都由政府包揽
。

这里的离婚现象

也不少见
,

离了可以再娶
,

姿进来的自然也

要生育
,

所以
,

这里一个男人通常有许多孩

子
。

一次旅游途中
,

一个阿拉伯 男人告诉我
,

他才 10 个孩子
,

而他的一个朋友
,

有 40 多个

孩子
。

听说首长扎耶德
,

有 70 多个孩子
,

真是

不 可思议
。



这种一夫多妻制
,

自然也产生
“

重男轻

女
”

现象
。

女人们不工作
,

成天呆在家里
。

女

孩从 12 岁开始就要穿黑袍
,

里 面的花衣服
,

也许在家里才能穿出来
。

女人是封闭的
,

她

们很少社交活动
,

更不 可能在外与异性接

触
。

女人要到户外
,

可去专门的女人公园和

仅供女人活动的场所
。

阿布扎比就有一个女

人俱乐部
,

一幢大厦里商场
、

电影院
、

美容美

发厅
、

停车场等一应俱全
,

只是里 面清一色

女性
,

工作人员也全部是女人
,

电影院的女

放映员还是中国去的
, 、

任何男人不得入内
。

一次电影院的放映机坏 了
,

修机器的男子也

不能进去
,

没办法
,

情急之下他找 了一件 黑

袍 混 了进去
,

修好机器又裹着黑袍混 了出

来
。

学校上课
,

男女生是分开的
,

就连沙迎与

美国合办的沙迎大学
,

美国方面也不得不 尊

此风俗
,

把男生院和女生院截然分开
,

女生

院从教师到员工到学生全是女人
,

严禁男人

入 内
。

然而我无法体会
,

商场里那 么多色彩鲜

艳
、

款式可人的漂亮女装
,

黑袍们看 了就不

动心 ? 可我却又分明看见 了
,

她们除了佩戴

金银首饰
,

还化装
,

还在手臂手心绘上褐色
、

朱砂色的好看的花卉叶芡图案
。

爱美之心人

皆有之
,

爱美是女人的天性
,

我想她们一定

在心 里悄悄地向往那些漂亮的衣服和好 看

的裙装吧
。

阿拉伯人给我们贡献神秘外
,

还贡献全

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
,

这是阿拉伯人对人

类的一大贡献
。

可是他们的发明他们并不 爱

用
,

他们至今还用他们古老的数字
。

尤其是

车牌照最典型
,

右边是阿拉伯文字和古老的

数 字
,

左边才是英文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
。

123 45 67 89 0
,

相对应的是阿拉伯的数字
,

就

像汉字的数字大写吧
。

天天坐车看车牌
,

倒

成 了我 重 新学认 阿拉伯 数 的一 个有效 方

法
。

而这种文化现象我无 法解释
,

无法弄

懂
。

神秘的阿联首
,

神秘的种种现象
,

我呆

的时间越久神秘也就越多
。

揭不开那层神秘

的面 纱
,

让阿联首在我的心 目中永远神秘

吧 !

我感受到战争

在阿联首
,

我果真感受到战争
。

一次去另一个首长国富居拉 (Fuji ra h)
,

那里多山而临阿曼湾
,

别是一种风光
。

头一天晚上就驱车 1 个半小时到达预订

的酒店
,

第二天一大早就起了床
。

看海
,

看阿曼湾的海
,

原来海是没有边

的
,

海和天是连在一起的
,

原来海的颜 色不

单是蓝的
,

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 色多彩的
。

在咸咸的带腥味的海里戏水游泳
,

然后躺在

沙滩上晒太阳
,

是我从未领略过的享受
。

大自然是永远吸引我的磁场
。

在海滩上
,

只有我和 E 是中国人
,

可被

误认为是 日本人
。

E 问我
,

中国人怎么就不 来

这些地方度周末
,

我说
,

或许是观念 问题
,

或

许是经济承受力的问题
。

E 说
,

他认识的一个

中国朋友
,

宁愿呆在迪拜花钱买妓
,

也不愿

花钱出来旅游
。

我说
,

这是你们男人的问题
,

各有所好吧
。

然后我们驱车前往
,

E 要带我去一个小

镇
。

小镇是宁静的安静的
,

连它的一个港 口

也没有发 出喧嚣
。

它有一个极美的名字
,

译

成中文叫世外桃源
。

真是世外桃源
,

山水天

空一派天籁
,

一切归于 自然
。

突然 E 抬头看天空
,

叫我快看
。

我见一

架飞机花着长长的白烟雾尾巴飞行
,

说这有

什 么好看
。

E 说是战斗机
,

E 当过兵
,

他说他

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战斗机
。

不一会儿
,

又一

架战斗机出现
,

我急着问怎么 回事
,

E 回答

我
,

说肯定是军事演习
,

美国空军基地的实

战演习
。

美国空军基地 ? E 说
,

往 山里行驶

20 分钟
,

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
。

E 还说
,

空袭



阿富汗的美国飞机
,

一部分就是从这里派遣

的
。

我吓了一跳
,

说
,

当时那些战斗机不就从

你的头顶上飞过吗
,

E 说是啊
。

世外桃源居然驻扎美国空军基地
,

看来

小镇的名字有些虚名
。

车行驶着
,

我打开音响播放我和 E 都爱

听的音乐 《异域风情》
,

想增加点轻松和欢

快
,

可只 听了一会儿
,

E 又叫我快看出现在我

们前方的一辆吉普
,

我说又怎么 了
,

E 说空军

基地的
,

红牌照
,

美国的车都是红牌照
。

不

久
,

红牌照车速缓下来
,

最后停在了路边好

像有事
,

我赶紧打开我的奥林巴斯 2《拟)
,

叫

E 放慢车速
,

抓拍 了一张美军吉普
,

真是妙极

了
。

迅即
,

E 一殊油 门加速
,

与红牌照擦肩而

过
。
E 说

,

别让人看见
,

发现 T 还以为我们跟

踪他呢
。

我开玩笑说
,

那就让他瞧瞧 中国来

的女间谋吧
。

我似乎闻到点稍烟
,

阿富汗的梢烟
,

巴

以的峭烟
。

这段时间
,

无论在加油站加油还是在商

业 中心购物
,

我都好几次收到为巴勒斯坦捐

款的宣传品或看到有组织的募捐活动
。

阿拉

伯人同祖同宗
,

帮助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

这里的阿拉伯人的一种道义
。

我有差不 多半个月没有给 家里电话
,

家

人急了
,

果真把电话打到了
“

海湾会司
” ,

正

好我在
,

通了话
,

我妈才松了 口 气
。

在阿联首
,

在中东
,

我 虽没有像家人朋

友担心的那种遇到战争
,

可我闻到 了梢烟
,

感受到 了战争
。

让阿富汗让巴以不要有战争吧
。

让世界

不要有战争吧
。

因为和平
,

是整个世界的人

民所共同向往的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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